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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欧茨以其惯用的暴力和疾病书写手法在《掘墓人的女儿》中展现了施瓦特一家在美国主流文化背景
下的悲惨处境和主体意识的消解。我们通过解读小说文本中的身体意象、身体隐喻和身体表征能够清晰地感知身
体主体意识在文化“他者”们觉醒、反抗和重构主体意识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掘墓人的女儿丽贝卡作为社
会底层人物的代表徘徊于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边缘，但她并没有妥协于“全景敞式监狱”的规训，而是努力冲破
暴力枷锁，追寻主体意识的回归。

［关键词］“他者”；身体困境；暴力；主体意识；重构
［中图分类号］Ｉ７１２． 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５）１７－０１９６－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７１１Ｘ． ２０２５． １７． ０６５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ｂｘｂ． ｎｅｔ

　 　 引言
福柯的一生都在研究身体、主体、意识、微观权力等因素

之间的相互运作关系。在他看来，身体在这一运作关系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协助社会各阶层的微观权力力量，规
训、管制、反抗和重构主体意识。福柯的学说某种意义上就
是身体政治学说，“当身体逐渐走出与心灵、与灵魂的二元对
立而占据了本体论的中心位置时，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和
接受与自己的权利政治观，就有了极大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并与自我主体的建构休戚相关。”身体成为可书写的符号，记
录着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和两性冲突。每个主
体彼此碰撞、相互制衡，在支配和被支配的权力游戏中建构
主体，重塑自我。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Ｊｏｙｃｅ
Ｃａｒｏｌ Ｏａｔｅｓ，１９３８—）因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对多种写作手法
的熟练驾驭而多次获得美国文学类奖项。她善于运用暴力
和荒诞的场景来勾勒美国社会芸芸众生像。Ｗａｌｔｅｒ Ｃｌｅｍｏｎｓ
评论欧茨是一位有着“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
装进一部书里”的作家。她笔下那些身体受着暴力摧残、精
神几近癫狂的人物形象呈现出她对普通大众命运的关怀和
忧虑。文学评论界对欧茨作品中广泛的暴力书写褒贬不一。
欧茨的拥护者们认为作品中各种社会因素导致的暴力行为
和场景真实地描画了美国中下层阶级的悲惨人生。所有这
些暴力书写都不是随意而为的，因为欧茨认为“真实的生活
比虚构的更混乱，更充满血腥暴力”。《掘墓人的女儿》是一
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欧茨在《掘墓人的女儿》中秉
承了她一贯的写作风格，运用了大量的暴力书写，暴力与承
受暴力的身体共同呼喊出内心的彷徨与迷茫。从身体学说
的角度出发来研读《掘墓人的女儿》，我们发现身体不再是医
学研究领域的肉体，而是作为个体与权力机制抗衡的物理媒
介，承载着打破阶级压制、种族压制、父权压制，从而实现重
构主体性的重要使命。

一、被规训的身体主体意识
身体政治研究认为，身体不再仅仅是生理上的肉体和客

观存在的自然实体，而是人类政治、社会、文化目的得以实现
的载体。“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
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
叠。……所有的社会都创造理想的身体意象用以定义自身，

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
身体的。”福柯认为社会权力不再是具体的某种力量如惩罚
的代名词，而是社会各层权力机制，身体也不再是肉眼所见
之实体，而是规惩机制控制和消磨主体意识的场所。身体成
为可以书写和叙述的符号形式观察和记录人类历史、文化、
阶级、种族的冲突和衍变。“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
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种任务，表
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种信号。”欧茨的作品中充斥着受暴力
和疾病戕害的身体意象。这些千疮百孔、焦虑不安的身体意
象是社会现状和当代人无可遁形的生存困境的表征。小说
中的人物有意识地以身体为武器，企图重新构建被贬损的主
体性，改写或者重新找寻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身份，从而赋予
身体以政治意义。而施于身体的暴力、疾病创伤更是某一族
群的集体或个人的文化创伤，记录了底层小人物悲惨的生活
状况和不懈挣扎。

掘墓人的女儿丽贝卡所遭受的暴力和疾病戕害是整部
小说中最触目惊心的。她的母亲逃到美国时正怀着她，所以
她一出生就处于全景敞式监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惩戒体制下，时
时刻刻处于无声的训诫和控制中，如履薄冰。她的家就是一
个全景敞式监狱，她的父亲以绝对的父权权威对她和她的母
亲进行监管，监管的方式简单而暴力。这种家庭氛围下成长
的丽贝卡逐渐丧失了自身的身体政治意识，过着谨言慎行、
逆来顺受的日子。有一次她在朋友凯蒂家里说了一句：“我
爸爸是个老酒鬼，我讨厌他。”话一出口，自己被自己吓破了
胆，从凯蒂家里夺门而出，瑟瑟发抖如惊弓之鸟。学校同样
是全景敞式监狱的典型代表。丽贝卡和她的哥哥们经常在
学校里受到不公平待遇，总是有人找他们的麻烦。学校的老
师和校长知道这个状况也听之任之，不予理会。这导致丽贝
卡经常“在学校里被人明目张胆地毒打以后的几个星期里，
她的背上、大腿上和臀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尽管如此，
丽贝卡在学校里依然努力地想用自己的用功和勤奋来换取
和其他同伴一样体面的待遇，每天小心翼翼地协助着权力机
制规训自己的身体，彻底屈服于充斥在学校这座全景敞式监
狱的微观权力机制。但是残酷的现实总是将美好的东西撕
得粉碎，他们永远只能是“他们”。无论她如何努力，贴在她
身上的标签永远只能是“掘墓人的女儿”。

父母自杀以后，丽贝卡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过着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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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下的生活，忍受着来自同伴的歧视和殴打虐待。她尝试反
抗，但是换来的只有更恶毒的谩骂和殴打。随着年龄的增
长，身心备受折磨的她最终忍无可忍，选择逃离学校和所谓
监护人的监视。通过隐瞒年龄，丽贝卡找到了一份在酒店做
服务员的工作。也是因为这份工作，她遇到了提格诺，也就
是她后来的丈夫。她一度以为提格诺是她命中注定的拯救
者，但是她忽略了提格诺内心深处对她的歧视。提格诺虽然
娶了她，但是从来没有把她看作自己平等的妻子，而只是股
掌中的玩偶，看中的只是她的美貌和年轻。提格诺经常对丽
贝卡大打出手，甚至婚礼前一天丽贝卡还遭了毒打———“左
眼被打成了熊猫眼，视力有些模糊，嘴唇肿着，一跳一跳地
疼”。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女性的地位和处境尤为水
深火热，父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双重胁迫、各种微观权力机
制的管治和压抑使丽贝卡逐渐丧失了身体主体意识，沦为行
尸走肉般无意识的生命客体。

二、身份“他者”的身体主体意识觉醒
身份“他者”，在文化认同、性别认同、身份认同的边缘徘

徊，身体饱经摧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另一方面，“他者”
们的觉醒源泉来自于身体主体意识。身体不再是单纯的血
肉之躯，而是化作他们手中的利器，一路披荆斩棘，寻回自己
被压制的自由和尊严，重新确立主体身份。他们有意识地利
用被摧残、被毁损的身体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重建被贬损的
主体意识，从而改写或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小说前半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掘墓人一家，尤其是丽贝卡从身体被践踏、被
戕害到身体和身份完全消解于主流文化边缘的惨状，充斥着
孤独和绝望；但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丽贝
卡的觉醒，通过反击身份和文化权力对其身体的训诫，从而
重建自己的主体身份意识和主体女性意识。主体意识和身
份认同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重要因素，“主体在不同时
间内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自我包含相互矛
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
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主体通过身体在与其他主体不断的相
互关联中慢慢获得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独立的自觉
意识和思考能力，从而成为活动主体进行权力实践和自我塑
造的决定性力量。福柯后期在《我为什么研究权力：追问主
体》中表明：“主体一词有两重含义：借助控制与依赖而受制
于某人，以及通过意识和自我认识与它的自我同一性联系在
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身体政治意识对主体的重新建构起着
重要作用。身体政治意识一旦觉醒，长期压抑和失声的真实
自我将以洪荒之力冲破微观规训机制的牢笼，突破身体困
境，重新审视缺乏主体意识的客观身体，最终实现二者的统
一。丽贝卡因为出身的问题，在她的人生童年阶段，她不但
要忍受着周遭无处不在的歧视，还要默默承受已经精神状态
扭曲的父母的无端打骂，身体在遭受暴力摧残的同时，主体
处于缺失状态。在一切不公平待遇面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选
择默默承受这一切的生活困苦和不幸。父母自杀之后，同伴
对她的歧视和虐待有增无减，监护人一味只是想控制她，不
堪重压的丽贝卡有了主体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主体意识的觉
醒往往从身体远离规训中心、暴力中心开始———她选择逃离
学校，逃离监护人，踏上了重新建构主体意识的道路。

但是命运并没有真正垂怜于她，她的第一次觉醒只是引
领她从一个“魔窟”进入到另外一个“魔窟”：青春年少、不谙
世事的她被一个表里不一的男人所蒙骗，结了婚并且生了孩
子，在此过程中。她的丈夫提格诺对她造成无数次暴力伤
害。丽贝卡习惯性地选择隐忍和原谅，并且自欺欺人地劝服
自己去相信提格诺是爱自己的，把自己变成了提格诺的傀
儡。正如欧茨所说，暴力对一个人来说不仅仅是梦魇般的伤
害，同时在某一特定时刻会化作黑暗使者将受害者逼入没有

退路的死胡同，被迫寻找引向光明的通道。长期处于暴力戕
害下的人，往往会在绝望和恐惧的境地迸发出对生命和生存
的渴望和勇气，奋起与暴力对抗，从而打破艰难的生存境遇，
重新认识自我、构建主体和身份认同。提格诺对丽贝卡让人
窒息的暴力伤害激发了丽贝卡的第二次觉醒。丽贝卡第一
次对提格诺使用反抗的言语，是在有一次提格诺说：“‘丽贝
卡，你们那类人都是流浪者吧？’丽贝卡带着敌意注视着提格
诺：‘我和你是一类人，和谁都是一类人。’”丽贝卡打破了一
如既往忍气吞声的态度，对提格诺明目张胆的歧视进行了回
击，她捍卫自我身份的意识萌芽就此真正开启。

三、身体在空间内的主体建构
觉醒是打破禁锢，寻求重生的开端。就在她的主体意识

接近彻底觉醒，盘算如何离开提格诺之际，提格诺因为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对她进行了４０分钟的毒打。令人发指的毒
打加上谩骂，整个过程的描写带来极度不适的阅读体验。不
仅如此，提格诺还对他们仅两岁的年幼儿子进行毒打，只因
为幼子看见妈妈被打本能的去保护妈妈。丽贝卡终于明白
了：“必须离开提格诺，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似乎就打破了已
有的平静，是不可逆转，不可驳回的了。”当夜，丽贝卡趁着提
格诺睡着，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细软，开上提格诺的车带着
年幼的儿子逃离了魔窟———“如果我们现在没死，以后就没
有什么能杀了我们。”这一次的逃离对于丽贝卡来说是真正
意义上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且完成了主体意识的深化和升
华———“奇怪的是，虽然脸还很肿，骨头还生疼，她感觉兴奋
得快要欢呼起来。”那个晚上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子两个
一直在逃离，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太长时间，并且改
换了名姓，从不对外人提及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不再信任和
依赖任何人，包括警察。遇到危难，她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
能报警”———她对警察毫不信任，甚至厌恶他们。她觉得那
些男人都和奈尔斯·提格诺一个样，只会同情提格诺，不会
想到保护她和儿子奈利。从中透露出一个女人长期边缘化
于主流文化的悲凉心态。

也是在这次觉醒后的逃离过程中，丽贝卡开始关注和保
护自己的身体———她剪了自己的长发，那是提格诺喜欢的长
发，但是逃离后的丽贝卡对自己的长发心生厌恶。换了发型
和造型的丽贝卡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外貌，在儿子的提醒下才
发现原来自己是如此青春美丽。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信的丽
贝卡欢欣雀跃，她决定不再依赖任何人，自食其力。“他们一
直往前走，她心里的精明已变成一种本能。”逃亡的路上每到
一个地方她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敏锐地感知着周边的人和
事，一旦觉察到威胁，她会迅速地逃离。同时她也开始学会
利用自己的身体，巧妙地通过改装充分发挥自己身体的优
势，并借此在剧院谋得一份体面的职业，靠着自己的双手养
活自己和孩子。也是因为在剧院的这份工作，丽贝卡引起了
钢琴家加拉格尔的注意，同时她六岁的儿子开始在钢琴方面
显现出不凡的天赋，所以两个人慢慢熟络起来。但是伤未痊
愈的丽贝卡保持着冷静和距离，破茧重生后的丽贝卡完成了
身体与灵魂的统一，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丽贝
卡的一生，出生于暴力，成长于暴力，困顿于暴力，也是暴力
激发了她身体内的潜能和勇气，打破了被暴力所围的生存困
境，重构主体意识，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在利用自己的身体
对权力的伸张中，丽贝卡逐渐摆脱了暴力对身体的规诫和控
制，完成了对自己身份本质的探索，重建了长久以来被贬抑
的主体意识。

总结
从身体政治学说出发解读《掘墓人的女儿》，我们更容易

理解欧茨在小说中大量的暴力书写并不是偶然而为之。这
些暴力书写负载着欧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底层人

７９１

第３８卷第１７期　 总第３９９期
２０２５年９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７（Ｇｅｎ． Ｎｏ． ３９９）
Ｓｅｐｔ．（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们生存状态的关怀。徘徊于主流文化边缘的文化“他者”在
守望自我的道路上历尽坎坷、尝尽人间冷暖、风霜雨雪。通
过解读小说文本中父辈面对社会微观权力和规训机构的无
奈和焦灼心态，我们报以深刻的同情。父辈选择让自己的身
体和自我身份一起消解，是在无尽的困惑和挣扎后的无奈之
举。起点相同的丽贝卡却没有完全屈服于社会微观权力的
规训和控制。身体政治意识彻底觉醒的她选择打破枷锁、反
抗主流文化和父权话语，重塑自我，重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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